
我妹妹好像才突然睡醒似
的，从手机上抬起头，看看母亲，
又看看我。估计刚才我们说的什
么她都没怎么听，但只管伸个懒
腰站起来说：“好！我没意见。”

对母亲的话，我却一下子没
有意识过来，端着咖啡杯子的手
在唇边呆住了。自从我爸死后，
几十年来她第一次这样郑重其
事地主动说起安葬的事儿。不
知道为什么，我的心突然有点发
紧，手心里汗津津的，说不清楚
是疼痛、伤心还是恼怒。

“我打电话问过了，一块差不
多的墓地 20多万，你们看怎么办
吧！”她又用那根指头摸起了下巴。

我一边抿着咖啡，一边拿眼
睛盯着她。我知道她这话是说给
我听的，这钱弄到最后还是得我
出。于是我想了一下说：“妈，普
通墓地 20多万，只能用 20年；好
点的墓地 50 多万，宽展，而且可
以终身使用。你不是不想让我爸
挪来挪去吗？再者说，百年后我
爸身边可得给你留个位置？”

我这样说的时候，眼睛一直
没从她脸上挪开。她先是像被蝎
子蜇了一样立起来，想说什么，又

似乎感觉我不怀好意，叹了口气
重重地坐下来，说：“百年之后是
以后的事，我死了，自己又不当
家。你们把我埋在那个……他身
边，可不是我自己要求的！”

她差点脱口说出“饿死鬼”
三个字，过去她老是这样称呼我
死去的父亲。

“妈，要不这样，”我笑着对
她说，“要是 20多万呢，我自己拿
了就算了。这 50多万，你看我们
姐弟五个，他们几个一人拿 10
万，剩下的钱，包括安葬的各种
开销全都由我包了。这样大家
都尽点孝心，您觉得怎么样？”

她看看我，又看看我妹妹，好
像没听懂似的，一脸迷茫的神情。

“不过我大姐二姐还有弟弟，
你得先一个一个给他们打电话说
一下。我这次回去好跟他们商量
这个事儿。”我紧追不舍地说。

她终于弄明白我的意思了，
估计心里有点恼怒，把镜框来来
回回翻了几遍，然后面朝下，咣
当一声扣在桌子上，说：“好吧！”

那是我们家唯一的一张全
家福，我小妹妹周岁那年照的。
小妹妹被母亲抱在怀里，依偎在

她旁边的三岁多的弟弟穿着撅
肚子的对襟小袄，鼻涕清晰可
见。那个相框里父亲的照片，也
是他留在世上唯一的一张。他
表情别扭得好像走错了门似的，
目光迟疑地看着镜头，一只眼
大一只眼小。

深圳这座城市，说到底也就
几十年的工夫，可她平地起高楼，
活生生长成一副王者之相。鳞次
栉比的高楼大厦，大块的绿地，车
水马龙的街市，让人恍入仙境。
原生的和移植过来的古树螭蟠虬
结，虎踞龙盘。生机勃勃的现世
存在，会让人忽略它的历史。

我 们 不 得 不 承 认 ，这 块 骤
然升温的南方热土实现了一大
批创业者的梦想。有曾经一文
不名的知识分子，他们将自己
的学识与前沿科技对接，成为
各种应用软件的持有者。有商
人，他们怀揣几千甚至几百块
钱来此寻找商机，在这里成为
闻名遐迩的企业家。当然，更
多 的 是 我 这 样 最 底 层 的 劳 动
者，从工地到工厂，从酒店到商
场，筚路蓝缕，一步步做到了管
理层，而后我们中的一批人做

了老板，最终占据这片土地，成
为城市的主人。这个城市的主
人来自全国的四面八方。

我跟着河南的建筑公司来到
深圳，成为工地上最小的一名建
设者。工头看我小，嫌弃我。我
不服输，就和一个大个子小伙子
比赛搬砖。他虽然力气比我大，

却没我灵活，也没我跑得快。我
尽管搬得少但比他跑的次数多，
比他还快两分钟搬完一百块砖。
结果他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我看
上去气定神闲，好像一点儿也不
累。当然，我厉害的并不是搬砖
速度，我还会算账。根据工程进
度和工人熟练程度，我大致能提
前算出来哪里需要多少块砖和其
他物料，这样就极大地提升了工
作效率，减少了不必要的劳动。
大家对我伸出大拇指，交口称
赞。那些不会说普通话的乡下汉
子不喊我的名字，他们称呼我郑
州小能人。那时我刚刚初中毕
业，一个瘦骨伶仃的毛丫头。唯
有的是我眼睛里的那份倔强。我
离家闯世界时虽然身材瘦弱，可
我的内心有多强大，母亲可能根
本不知道，她也不屑于知道。可
我怎么能忘得了呢？

我得知道感恩，命运待我是
好的，它虽然给了我很多磨难和
挑战，但也给了我机遇。机遇与
挑战并存，我的感恩的确是发自
肺腑的。如果不是遇见任小瑜一
家人，如果我没有机会展示做厨
子的天赋，我能活成什么样子

呢？干几年，干不动了再返回家
乡去？客死他乡的结局也是有可
能的，我更愿意客死他乡。让我
返回郑州，是我无法想象的，我不
能回去面对我的母亲，更不能听
任她把我嫁给一个只是她满意的
人。少年的日子让我不寒而栗。

说实话，我是真喜欢深圳的
饭菜，深圳的饭菜里有自由自在
的那种自由。只要不面对母亲
那张刻薄的脸，什么食物我都能
吃出香来。我还喜欢职工宿舍
那张我睡觉的狭小的床，发第一
个月工资我就去买来一块碎花
棉布，将我的床的四周都装上帐
幔。晚上我钻进小床里，这整个
空间就属于我一个人，它是我的
方舟。我每天睡着的时候都会
发愿，它可以任意载我到任何一
个地方去，只要远离我的母亲和
家乡。说来也怪，在深圳走到任
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遇见河南
人。你越是想远离家乡，家乡越
是无处不在。多年以后，我出差
偶然去过一次江门，想起了河南
老乡们说的，要是去江门，一定
要去看看华侨博物馆和碉楼，里
面都是河南人的印记。确实如

此，很多河南人来到这里扎下根，
又一代一代漂洋过海去南洋、去
美国。建房子、修铁路、种植甘
蔗，他们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
苦难。为了防止他们逃跑，老板
让他们戴着脚镣劳作。无法承受
的劳动量、劣质的饮食、不适宜的
气候，让有的人没几年就病累而
死。而有些活下来的人，落一身
病痛，到老回到家乡也还是个漂
泊一辈子的穷华侨。但毕竟还是
有挣到钱的人，他们回到家乡，把
钱砸在别人可以看得到的屋舍
上展示给世人，看看开平和台山
的碉楼吧！这些修建得像碉堡
一样的碉楼，宽阔，舒展，典雅。
伸阳台、雕山花、铺釉砖，把古希
腊、罗马等欧洲的建筑风格与岭
南 客 家 建 筑 风 格 充 分 融 合 起
来。一座座散落在乡村田野的
中西合璧的碉楼，是用华侨们的
血汗构筑，是泪水，却亦是衣锦
还乡者的骄傲。炫富，是中国人
的根性。他们万里迢迢从南洋
运回瓷砖、浴盆、花式吊灯，把一
辈子的荣耀都用在“衣
锦”上，着实让人看着眼
热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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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逃婚离家，萧红之后的人
生便被炮火撵着一路逃亡，哈尔滨、
北平、大连、青岛、上海、东京、武汉、
西安、重庆，最后病逝于香港这个遥
远的异乡。萧红曾说：“女人的天空
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

萧红试图摆脱时代的枷锁，而
她单薄的身体还是被时代的利刃刺
得遍体鳞伤。她要婚姻自主，不想
像牛马一样被封建家庭牵着，而面
对她仰慕的老师李洁吾的太太时，
她被摧垮了一次。汪少爷的出现，
她再次燃起希望，可结局是身怀六
甲被弃旅馆。在风雨飘荡中，她抓

紧了梦想中的一截麦秆儿，那便是
与她共患难的萧军。而当她发现自
己握不住这一截麦秆儿时，她决定
先下手为强，“我要主动，我要马上
下这个决心，脚已经站到了悬崖边
儿，让他一只手推我，还不如干脆自
己往下跳，死了，也占个主动。”她用
自己仅有的一点坚强维护自己尊
严，她想做那个时代坚强的女性，而
最终她只走过了三十一个春秋，便
香消玉殒了。

在众多写萧红的传记文学作品
中，当代著名女诗人王小妮以诗化的
语言和细腻的女性视角而独树一帜。

新书架

♣ 吴乃歆

《萧红，人鸟低飞》：细腻的女性视角

姐姐又从豫南寄来了家乡菜，泡沫
箱的外包装横竖交错地紧紧缠了一圈
圈的黄胶带，12.5 公斤的分量，抱起来
有点吃力，箱子正上方贴着温馨提示：
生鲜食品，请勿倒置。

打开后，一股乡土味扑鼻而来，一
袋袋整齐地分层码着。小葱须白叶绿、
细长而健硕；黄心菜叶片肥厚细嫩，外
叶绿色塌地，心叶呈蛋黄色，叶尖向外
翻卷，犹如一个个马蜂窝；中间铺满荸
荠，紫黑外衣包裹洁白的肉质，圆滚滚
地泛着亮光；最下面是两只固始三黄鸡
和几条大草鱼，都已宰杀好，清洗干净，
用来防变质的冰块还未融化。

老家人通过多次寄存摸索，已经熟
悉了快递的发货流程，总结出最佳的物
流方案。肉食类产品前一天备好，放在
冰箱里冷冻，蔬菜类当天上午到菜园中
采摘，午饭后一并送到集市的快递点发
货。两点揽收三点从县城起程，夜里十
一点中转漯河分拨中心，凌晨三点中转
郑州站，早晨七点多就到了我居住的小
县城，中午便可尝到老家风味。不到24
小时，老家菜园里的蔬菜，从豫南到豫
西，千里迢迢摆上我的餐桌，真给力。

我家妞妞刚满三岁，对每一种远
道而来的蔬菜都很好奇，亲手参与拆
封，仔细辨认菜名，搜寻着自己爱吃的
蔬菜，看到了荸荠高兴得手舞足蹈，要
即洗即食。午饭时，姐姐视频询问货

物进程，看到妞妞正在满口白汁地吃
荸荠，就逗她：“颖颖，我说个谜语你
猜，小红盆，三道箍，小孩看了都要哭，
是啥好吃的？”妞妞顾不上说话，把手
中的荸荠举得高高地算是作答，一家
人都大笑不止。

我的哥哥姐姐多，大家间隔着轮流
寄或几家组团邮寄，以致我的冰箱总是
塞得满满的，天天有口福吃家乡菜。有
的蔬菜容易腐烂，姐姐就教我保存方
法。去壳的毛豆在开水里焯一焯，放进
冰箱后，随食随取；茭白切成细片稍作
水榨，然后一盘分量分装一个塑料袋冷
冻，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口感；毛芋蜕
掉外衣多次冲洗，煮熟后一小袋一小袋
地冷冻，食用时兑肉或调白糖，滑腻爽
口；菱角和板栗最易变质，炒熟后放到
冰箱温度最低的格子储存。

其他的土特产也要注意保存，绿豆

丸子放到冷藏室即可，但要经常翻动；
黄心菜均匀摊到地板上，洒少许水，用
报纸盖着，可以两周不蔫；地瓜最好放，
埋到沙子里，水分不丢失。至于腊肉、
腊肠、腊猪蹄、腊鸡、腊鸭、腊鹅、腊鱼等
腊货用一根竹竿串起来，晾在通风处，
我的家变成了一个品种丰富的腊货店。

家中人少，吃得也少，妻子常常劝
阻姐姐：“以后不要寄了，那么远不方
便，况且超市里啥都能买到。”姐姐总是
说：“自己种的养的最好吃，外面东西哪
有家乡味！”妻一时语塞。

家乡菜依然源源不断地寄来，外地
的土特产和衣物也开始陆续地汇到这
里。最近几年微信流行，我们家人的微
信群里可热闹了，早请安晚问候，晒收
割稻子的，传授种菜经验的，真个是“开
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在外务工的也不时交流心得，晒晒

风土人情，请亲人品尝当地土特产，侄
女从北京寄来全聚德烤鸭，二哥从安徽
砀山寄来鸭梨罐头和黄桃罐头，堂弟从
浙江嘉善寄来新鲜黄桃，还有到甘肃临
夏旅游的亲人寄来枸杞和葡萄干。南
方的水果不易快递，就寄服装，大外甥
从晋江寄来骆驼牌凉鞋，侄子从东莞寄
来劲霸套装，小外甥从深圳寄来斯凯奇
牌休闲鞋。就连三嫂给三哥买衣服时，
也顺便给我捎一件。

三姐住在农村单家独院，种了七十
多亩水稻，养了几百只鸡鸭鹅，水圩外的
菜园常年绿油油的。三姐对自己的劳动
成果甚是满意，一有空就视频邀请欣赏
她的杰作：“你看这蔬菜都吃不完，沟边
一架丝瓜结得坠到地面，菜垄上的甜瓜
一个挨一个睡，蚕豆荚从上挂到下，辣椒
都红了……”随着镜头的推移，乡土风光
扑面而来，鸡犬之声不绝于耳，恍然一下
千里返乡，置身儿时天地，一扫异乡思念
之苦，顿失工作之倦，全无案牍之劳，一
时神清气爽，生机勃勃。

离家千里之遥，随时能听乡音软语，
不经意间可见阡陌老宅，每天品尝犹带
故园泥土气息菜蔬，一大家亲人经常畅
叙衷肠，妻子戏谑说我俩现在混到吃百
家饭、穿百家衣的光景。静坐一室内，面
对难以割舍的如此乡音、乡味、乡情，实
在分不清身处他乡故乡，便觉得自己是
幸福小城里的幸福人，果然不虚。

灯下漫笔

♣周振国

不妨幽自己一默

♣ 金 鑫

聊斋闲品

叶是树精神。没有叶的树，就像没有
灵魂的躯壳，只能算是枯木残枝。

我非常佩服古人的智慧和精练，“惊
蛰”只两个字，就形象生动地刻画出了冬去
春来，季节变换；在不易察觉的暖意中，冬
眠的小虫子惊醒了，树木也悄悄有了萌芽，
来了精神。小虫子的惊醒是不易察觉的，
而树木的萌芽却随处可见。

先是树枝上凸起了一个个小绿头，不
几天，小绿头就破裂出绿芽。有的绿芽长
出来便是叶，有的绿芽先是蜷缩在一起，然
后再伸展成叶；有的树先长叶后开花，有的
树先开花后长叶；有的树急于报春，早已满
是新绿，有的树后知后觉，姗姗成荫。

叶是树精神。没有叶的树，就像当空
划出的一道道黑色闪电，没有任何生命意
义。春风徐来，叶子绿了，树木活了，世界
才因此变得生机盎然。即便是常青树，经
过一冬的风霜雨雪，也早已是一身疲惫，遍
布灰尘；春风像换装使者，为它们吹出嫩
芽，换上新装，重振精气神儿。

清明过后，无论大树小树，老树新树，
都已经陆续换装完毕；小区、街道、公园，已
是绿荫覆盖。此时的树叶，未经风雨，未染
纤尘，如青春少女，无须任何装扮，不加任
何粉黛，就那么清新、那么鲜嫩、那么令人
心醉，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诗人喜欢
把春天比作春姑娘，谁能说不是因这抹嫩
绿，这份明媚呢？

我喜欢在绿荫下散步，俯仰之间，一点
一滴地观察树叶从萌芽到成荫的全过程。
我喜欢绿，喜欢树，不论贵贱，不论长在什
么地方，只要能发芽成荫，我都喜欢。看到
有人种树，我就认为他是懂生活、会审美的
人；看到有人砍树，就认为他是没情趣、没
品位的人。我希望这小区、这街道、这城市
满眼是绿，满目是春。

郑州是绿城，郑州人有植树情节。这
些年，城市绿化已远不限于在路边栽一排
树，种一行柳了，而是要有纵深、有搭配，要
修园林、建绿化带；城建规划必以透绿为考
量，住宅小区也以绿化分档次。把家乡建
得更绿、更美、更有品质，是郑州人多年来
的执着追求。

叶是树精神。植树是提振城市精神，
建设绿城是树立郑州品牌形象，是为中部
崛起打造一座翡翠色的现代新城。

静山访友静山访友（（国画国画）） 闫彩丽闫彩丽

叶是树精神
♣ 高玉成

人与自然

花的记忆
♣ 寇 洵

我家屋后有一道洼，叫竹园
洼。竹园洼有一棵旺春花树，开白
色的花，花朵很大，那是春天里最早
开放的花朵，也是我最早的关于花
的记忆。我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了。
但每到春天，我就会想起那棵旺春
花树。

我在竹园洼的山坡上还看到两
种花。有一种花，茎秆细长，花是紫
色的，花的形状有点像我后来见到
的郁金香。它的花瓣毛茸茸的，我
喜欢掐了来玩。每次看到这种花，
我都想把它们掐下来。还有一种
花，花瓣细长，花呈土黄色，看上去
挺好看，但数量也特别少，我至今也
不知道是什么花。

竹园洼口的过坡路边，原来有一
棵枣树，树不大，但结的枣又大又
甜。我是后来才听父亲说，那里原来
有一棵很大的枣树，但因为歇了我们
家的地，祖父就偷偷把它砍掉了。为
了这个事情，父亲还跟祖父生了气。
父亲怎么也想不通，好端端一棵枣
树，结的枣又那么好，祖父怎么说砍
就给砍了。祖父砍了那棵枣树后，余
下一棵小枣树苗子，没过几年，竟长
了起来。后来，就开了花。

过坡路下边，往我们家的方向，
有一大片蔷薇。当然，我是很久以
后才知道它是蔷薇。春天里，花开
得特别热闹，但因为太琐碎了，我不
是很喜欢。紧挨蔷薇长着的两种
花，我们那里叫它“破瓣”和“蒙子”，
它们的花也都又碎又小。不过，它
们结的果子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我家院子里原来有一棵苹果
树，在我幼小的记忆里，它开过几年
的花，但好像没怎么挂果，不知道哪
一年，它被砍掉了。院子边还有一
棵樱桃树，花开的时候，繁繁密密
的，很漂亮。屋后也有两棵，我印象
中好像是母亲从哪里移栽过来的，
有些年里，母亲经常走到屋后，去看
她的樱桃树。

我家通往小河边的路上，后来被
母亲都种上了花草。我印象中多的
是指甲草、大丽花，偶尔还有几朵雏
菊或者矢车菊。指甲草花捣碎了，可
以用来染指甲。雏菊或者矢车菊，我
不喜欢。我喜欢的是大丽花，花朵大
不说，也娇艳，看上去很美。

大伯家有一片桃园，结的桃子又
好又甜。有一年，父亲从大伯的桃园
里挖了几棵桃树回来，栽在我家东边
的自留地里。后来，活下来两棵，长
成了大树。我回家的时候，往往大老
远就看见那两棵花树。

邻居家屋后一大架紫藤花，开
花的时候，一嘟噜一串的。那花是
可以吃的，把花朵洗净了，拌上面，
放笼里一蒸，甭提多好吃了。我羡
慕得不行。我就一次次跑到屋后去
看，但又怕被邻居发现，每次都小心
翼翼地。有那么一两次，我还偷偷
摘过几串。

我前院的邻居家门口有一棵梨
树，但我很少看见它开花。邻居有一
个傻儿子，一天到晚喜欢抱着那树转
圈。偶尔一年，梨树开了花。他家的
傻儿子就抱着梨树往上看着，他望着
那些花儿，长久地看着。

我家门前的公路边有一片槐树
林，每年槐花开的时候，放蜂人就会
过来。他们在公路边找一块空地，
把蜂箱摆在空地上，在旁边搭一个
帐篷，在帐篷外面起了炉灶。他们
通常会在那里住上十天半月，等花
谢了，他们就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槐花也是可以吃的。我记得有
些年，母亲捋了槐花，做了蒸菜给我
吃。那种香甜的味道，多年以后，我
还在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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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传情家乡菜

林语堂先生说：“人生在世，还不是
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笑人
家简单得很，天下不乏可笑之人，笑便
是了，不要太认真就好；给人笑这得分
人了，有人挺计较，有人不在意，而有人
乐意幽自己一默，以博人一笑。后者无
疑为智者。

《中国人的软幽默》中记载了这样
一件事：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位电影导
演去四川农村深入生活，中午突遇大
雨，见有小茅屋可避，便破门而入，正撞
见一对老夫妇在床上亲热，遂急退而
出，狼狈得不行，去留不定。不想老翁
出门热情相邀，边憨笑边不好意思地
说：“下雨天没得事子哟。”老姐亦插言
道：“也省得肚皮饿哟。”老农夫妇一唱
一和，大实话中透出几分无奈和自嘲，
一下就冲淡了几分难堪。

不把自己太当回事，对自己嘻哈一
点，给人笑笑，不但能化解尴尬、调和矛
盾，还能活跃气氛、融洽关系，增添个人
魅力。阿姆斯特朗和奥德伦是人类首次
登上月球的两名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由

于踏出了登上月球的第一步，更是受到
了人们的热捧。返回地球的记者招待会
上，有人问奥德伦：“你会不会觉得很遗
憾，由阿姆斯特朗先下去？”当时的场面
有点窘，阿姆斯特朗也有点不自在。而
奥德伦笑着说：“你们要知道，当我们回
到地球，第一个爬出太空舱的可是我
啊！”环顾周围一圈，他接着说：“我可是
由别的星球过来，踏上地球的第一个人
啊！”可想而知，现场一片喝彩和掌声。

“老婆不怕，还有王法吗？”不知哪
家法律规定必须怕老婆？喊出这一口
号的，不是别人，而是一代狂儒辜鸿
铭。主张娶妻纳妾、“一个茶壶配四个
杯子”的这位“辫子教授”，娶了一位中
国太太和一位日本姨太太，两个女人常
常中西合璧，联手把倔老头收拾得够
呛。无独有偶，在小脚老婆江冬秀面前
服服帖帖的胡适，则把怕老婆上升到民
主建设的高度，他对学生说，一个国家，
怕老婆的故事多，就容易民主，中国怕
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能民主。

有情况要圆场或要化解，这是一种

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即没有情况，属
于“情理之中，意料之外”。1930 年 2
月 9日是蔡元培先生 70岁生日，上海
各界人士在国际饭店为他设宴祝寿。
在答谢环节，蔡元培先生风趣地说：“诸
位来为我祝寿，总不外要我多做几年
事。我活到了 70岁，就觉得过去 69年
都做错了。要我再活几年，无非要我再
做几年错事咯。”宾客一听，哄堂大笑；
而如果蔡元培先生按套路出牌，一本正
经地致答谢辞，当然也很好，但定然不
会出现这种意外的惊喜给人带来的轻
松愉快。

幽自己一默，让人笑笑，也是不想
把事情搞得太严肃，人活得本来就不轻
松，为什么总要端着绷着？孔子周游列
国时，有一次在郑国与弟子们走散了，
有人告诉子贡，东门有个人，“累累若丧
家之犬”，该不是你的老师吧？子贡找
到老师后，把“丧家犬”的话也转述了。
面对学生，孔子没有生气，也没有装，而
是不无自嘲地说：“是啊，我确实像一条
丧家之犬啊。”周游列国十三年，孔子到

处毛遂自荐，推销自己的治国方略，却
始终得不到重用，找不到归宿，期间兵
荒马乱的，靠人收留过日子，寄人篱下，
瞅人眼色，处境确实惨点儿。但大智如
孔子没有活在迷之自信里，并且对现实
没有回避和掩饰，而是坦然接受了它，
并最终选择放下，回到家乡一心栽培后
贤，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身。

给人形象冷峻而富有斗争精神的
鲁迅先生有时不免也取笑自己：“运交
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
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但这并不
妨碍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
子牛”。苏东坡“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
事业转荒唐”，但这也不影响他一生心
念苍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冯骥才
曾笑自己是“丐帮的首领”，但他并没有
停下为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而深
入僻乡旷野考察的脚步，照样常常搞得
灰头土脸。有时自嘲一下或幽自己一
默，也是一种自我放松或调整吧，喘口
气，掸掸灰尘，然后收拾心情，重整行
装，继续前行。


